
冬柳
邓华乔（金乡）

寒风剥去了你的绿裳
枝条却仍如丝弦，垂向大地
没有了叶的遮掩
筋骨，在蓝天下
舒展成倔强的诗行

曾在春日拂过堤岸的软风
曾在夏夜摇落满池的蝉鸣
此刻都藏进沉默的枝干
你不是温室的花木
是在市井里扎根的行者

等一场春风
便会抖落寒霜
让嫩黄的芽咬破冬日的茧
再把千丝万缕的温柔
还给人间

元旦纪事
王成家（湖南）

数着年轮的截面
雨。指纹。瓷器转身时的静
你用樟木香缝合时间的断层
当霜在窗沿消融
为凹陷的夜缀上光的衬里
钟声沉入深海时
你擦亮每一处暗角
枯叶归壤，盐粒还潮
就在日历跃过山脊的瞬息
你接住下坠的日轮
放一捧灼烫的整全于我掌中

战场（外一首）
——赵尚志的遐想

井源（任城）

是谁把我带回了过去的战场
硝烟把横飞的血肉飞扬
敌人的铁蹄踏遍了美丽的故乡
啼哭的孩童寻不到自己的爹娘

是谁在背后狠狠戳着我的脊梁
不是敌人而是我的自强
七尺的男儿怎能做亡国的奴隶
为了我的家乡扛起炙热的钢枪

也许我会倒在某个地方
也许没人会把我回想
那又怎样，如果再让我醒来
我仍会战斗在正义的战场

哲学
绿色的
青色的
银色的
红色的
金色的
灰色的
黑色的

莫奈说——
这是同一条河
因为印象是瞬间的
赫拉克利特说——
这不是同一条河
因为时间是流动的

漂亮的
严厉的
愤怒的
慈祥的
唠叨的
年迈的
健忘的

我说
她的年轻是永恒的
因为每个瞬间永驻我心
我对她的爱是与日俱增的
因为她是我的母亲

长安梅花冬日开
房照远（汶上）

梅开三两枝，有色艳阳时。
云雀声声唤，新容化雨知。

遥远的星辰划破黑夜的宁静遥远的星辰划破黑夜的宁静
谁可以看到我追逐的光影谁可以看到我追逐的光影
数不尽年轮重复模糊的幻景数不尽年轮重复模糊的幻景
挣不脱束缚是永久的宿命挣不脱束缚是永久的宿命
时间旅行时间旅行

分分秒秒转不停分分秒秒转不停
谁的光亮借我一段清醒谁的光亮借我一段清醒
未知回应未知回应
归属哪里的心灵归属哪里的心灵
有梦的星依然远行有梦的星依然远行

有梦的星有梦的星
高洪章高洪章（（兖州兖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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粥可温
曹桂英（嘉祥）

西风呼啸
院子里的落叶打着旋儿
准备一统江山
落日悄悄伏在林中
恋恋不舍地与人间告别
带走最后一丝温暖

火是红的
炉膛是亮的
菜肴的香气扑鼻而来
身后蜷缩着
瑟索却不冰冷的老屋
那里有我为儿子温好的粥
等他放学归来

我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坐着，坐
在属于自己的时光里。想自己的
事，做自己的梦。想那些曾经的相
遇与相知，想那些日渐远离的过往，
想那些人生的不易，想那些哀与乐、
悲与伤。听窗外细雨霏霏，我在寻
觅万家灯火的余温。品一口浓浓的
香茶，闭上眼睛慢慢想，睁开眼睛远
远望。仿佛走进了一个遥远的梦
境，在那里绕了一圈又一圈，最终却
又走回那条熟悉的小巷，走回自己
的风雨人生。前路悠长，那或许是
我还不曾真正懂得的地方。

人生的旅途或许就是这样，只
能把千事万事容纳入心，交织在脑
海。经历了，拥有了；失去了，得到
了。我一次次告别生命中那些该走
或不该走的相遇，送走了几度相识
相知的亲人和朋友。那些沉淀于生
活中的五味杂陈，已填满了岁月，也
丰盈了人生。

岁月的门楣上，早已挂满回

忆。春日花香，夏日热浪，秋日红
叶，寒冬落雪与风霜。那些喜与欢，
悲与伤，都写在时光的扉页上。低
头看去，依旧清晰如昨。不曾渴求，
不曾怨恨，亦不曾遗忘。

我们都是时光的赶路人，来去
匆匆，在生命的星海里一闪而过，不
着痕迹。时光带走了青春，岁月苍
老了容颜。那些光阴里的故事，那
些花开花落的荣枯，都已随冰雪消
融，随时光淡远。人与事如同天际
滑落的流星，刹那划过，消逝于夜的
雾海之中。一片片飘飞的落叶，诉
说的是秋雨寒风，更是人生的舟车
劳顿、沧桑斑驳。

朋友，许多年过后，我把光阴里
的故事收于笔尖，藏进心底，默默
守候。当你老了，夕阳落了，我坐
在摇椅上，眯着眼睛，品一杯清茶，
慢慢讲给你听。那该是一种怎样
的浪漫与风情，浅浅地，染着时光
的倒影……

时光的味道
王月琴（任城）

这冬天里顶美的一桩事，便是与
一树梅花的不期而遇。

那是个清冽的早晨，我在小区散
步，忽有一缕幽香，似有还无地飘
来。循着香气紧走几步，那味道便浓
了起来，终于，在一处转角，与一树盛
放的腊梅撞了个满怀。正值花期，花
疏朗地开着，在那片冬日寡淡的背景
里，那明澈的鹅黄，竟如凝住的暖阳，
又似晶莹的落雪，格外耀眼。

我站定了，深深地呼吸那沁人的
香气，心里却生出些疑惑：它是公家
的绿化树，还是私人的栽植？看这粗
砺的枝干，定是生长了许多年，可我
从前为何从未发觉？莫非邂逅一棵
花树，也需一份机缘？

自此，它便成了我冬日心头的挂
念。脚步总是不自觉地偏向那里。
有时会想起梭罗在《瓦尔登湖》里的
念头：花香若能收集起来该多好。若
是遇上大风天，那香气被风裹挟着，
能送出老远，馥郁得毫不吝啬。

有一次去婚姻辅导中心值班，我
特意摘了几朵，养在办公桌的清水杯
里。一室之内，暗香浮动。我想，每位
推门进来的访客，在那一瞬，紧绷的心
弦或许能被这无形的温柔轻轻抚慰。
说来也巧，那一日的调解，似乎格外顺

遂。傍晚时再看那几朵小花，虽离了
枝头，失了水分，颜色却依旧明艳着，
像我心底那份宁静的愉悦。

一场雪后，梅花渐渐萎去，枝干却
愈发清晰。一日，我又在树下驻足，竟
有个新发现——一个拳头大小的鸟
窝，精巧地安卧在枝桠间，离地不过一
米多。任何一个顽童，伸手便可触
及。我不由地想，这是怎样一对浪漫
的鸟儿，甘愿冒此风险，也要将家安在
这香雪海里呢？我猜想着它们的生
活：在外奔波整日后归来，钻进这被花
香浸透的小窝，或许相依着细语，或许
相拥着入眠，或许也拌嘴，但转眼便和
好如初。在有月亮的晚上，它们或许
会一起透过花枝的间隙，看云追月，或
者，仅仅是静静地发呆。

一些事情纵然没有发生，单是这
般想着，心里便已满是美好。

遗憾的是，我始终未曾见过那对
想象中的“小情侣”，哪怕远远的一个
影儿。但那窝还在，静静地，和褪了
色的梅枝在一起，仿佛守着一段只有
它们知道的故事。而那份因它们而
生出的、澄澈的欢喜，却真切地留在
了我心里——原来清欢，不必远求，
它就藏在一次用心的发现，一段安静
的遥想之中。

梅香处，有清欢
邱素芬（兖州）


